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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歡
養
馬
賞
馬
賽
馬
的
劉
業
強
，
就

像
電
視
劇
裡
清
末
民
初
的
富
家
公
子
，

養
鳥
賞
鳥
鬥
鳥
，
對
這
樣
的
人
來
說
，

突
如
其
來
地
接
掌
發
叔
的
事
業
，
沒
有

時
間
讓
他
來
得
及
適
應
，
就
坐
上
了
鄉

議
局
主
席
的
位
子
。

一
個
自
小
含
着
銀
湯
匙
出
世
的
人
，
從

讀
幼
兒
園
開
始
，
皆
是
貴
族
學
校
，
上
下

有
司
機
接
送
，
回
家
有
傭
人
服
侍
。
遠
赴

英
國
讀
的
是
名
牌
大
學
倫
敦
政
治
經
濟
學

院
，
一
路
走
來
命
運
就
是
與
別
不
同
！

這
樣
的
一
位
富
家
公
子
，
接
上
了
領
導

新
界
二
十
七
個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
要

走
進
鄉
野
、
漁
村
，
要
走
進
鄉
民
群
眾
，

面
對
反
對
的
、
支
持
的
各
種
不
同
的
聲

音
，
都
要
坦
然
面
對
，
即
使
是
重
重
的
困

難
，
都
要
一
一
解
決
問
題
！

從
每
天
講
英
文
、
喝
洋
酒
、
吃
西
餐
到

每
天
講
客
家
話
、
吃
盆
菜
、
主
持
各
種
大

大
小
小
的
典
禮
儀
式
，
什
麼
切
金
豬
、
舞
麒
麟
、
敲

鑼
打
鼓
、
酬
神
大
戲
、
洪
聖
寶
誕
、
朝
拜
天
后
娘

娘
、
金
花
娘
娘
、
上
香
祈
福
等
等
充
滿
着
鄉
土
節
日

氣
氛
，
熱
熱
鬧
鬧
的
場
面
，
他
看
起
來
卻
真
是
樂
此

不
疲
！
我
曾
嘗
試
近
距
離
的
觀
察
他
，
是
不
是
強
裝

出
來
的
呢
？
經
過
多
次
的
研
判
，
感
覺
到
他
竟
真
是

樂
在
其
中
！

有
人
批
評
現
在
是
什
麼
時
代
了
？
政
治
領
袖
還
有

子
承
父
業
的
嗎
？
我
認
為
，
並
非
如
此
！
正
如
大
家

所
言
，
這
是
什
麼
時
代
了
？
他
是
正
式
通
過
民
主
選

舉
，
一
人
一
票
產
生
出
來
的
主
席
。
再
說
，
美
國
總

統
老
布
什
與
小
布
什
兩
父
子
，
韓
國
總
統
朴
正
熙
與

朴
槿
惠
兩
父
女
，
新
加
坡
李
光
耀
與
李
顯
龍
两
父

子
，
皆
前
後
做
上
總
統
之
職
。

劉
皇
發
的
長
子
劉
業
強
繼
續
領
導
鄉
議
局
，
表
面

上
看
起
來
風
光
！
實
際
上
一
點
也
不
輕
鬆
！
舉
兩
個

例
子
，
第
一
，
新
界
幅
員
遼
闊
，
佔
整
個
香
港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的
土
地
，
新
界
遇
有
什
麼
事
情
，
無
論
政

府
或
者
鄉
民
都
會
找
他
；
第
二
，
今
年
六
月
底
我
們

訪
問
北
京
，
行
程
的
安
排
得
以
順
利
而
圓
滿
，
但
是

有
誰
知
道
他
在
事
前
，
做
了
多
少
鋪
墊
的
工
作
。

俗
話
說
，﹁
蕭
規
曹
隨
﹂
也
不
容
易
，
請
大
家
給

他
一
個
讚
吧
！

雖
然
，
這
是
一
個
追
求
民
主
的
時
代
。
貧
苦
出
身

更
易
引
起
社
會
共
鳴
。
但
，
不
以
出
身
論
英
雄
，
不

僅
適
用
於
貧
苦
之
人
，
也
適
用
於
精
英
階
層
。
在
鄉

民
和
新
界
賢
達
諸
公
眼
中
，
他
是
一
個
值
得
信
賴
的

人
，
任
何
先
入
為
主
的
定
見
都
是
不
公
平
、
不
客
觀

的
。
我
們
需
要
給
新
界
的
未
來
尋
求
一
個
最
好
的
出

路
，
而
這
個
領
路
人
非
常
重
要
。
劉
業
強
需
要
承
前

啟
後
、
繼
往
開
來
。

業精於強

本
港
第
一
代
電
視
人
、
填
詞
高
手
鄧
偉
雄
博
士
也
是
國
學

大
師
饒
宗
頤
教
授
的
女
婿
、
香
港
大
學
饒
宗
頤
學
術
館
副
館

長
，
小
學
時
期
已
對
中
國
文
學
產
生
濃
濃
的
興
趣
，﹁
我
好

幸
運
，
當
年
住
在
彌
敦
道
附
近
有
一
間﹃
學
生
書
局﹄
，
老

闆
非
常
仁
慈
，
讓
人
們
入
內
打
書
釘
，
我
每
天
中
午
放
學
便

跑
到
那
裡
去
，
我
相
信
那
兒
的
書
我
都
看
過
了
，
包
括
了
所
有
的

武
俠
小
說
！﹂

難
怪
日
後
鄧
博
士
在
電
視
台
經
常
改
編
武
俠
小
說
，
包
括
︽
書

劍
恩
仇
錄
︾
、
︽
射
鵰
英
雄
傳
︾
、
︽
絕
代
雙
驕
︾
、
︽
楚
留

香
︾
等
等
，
全
都
膾
炙
人
口
，
當
年
除
了
劇
中
人
吸
引
之
外
，
主

題
曲
也
是
唱
到
街
知
巷
聞
！
這
位
重
量
級
編
劇
，
也
無
心
插
柳
地

成
為
了
填
詞
人
…
…﹁
當
年
電
視
台
改
編
古
龍
小
說
︽
圓
月
彎

刀
︾
，
由
趙
雅
芝
、
劉
松
仁
主
演
刀
神
，
一
切
拍
攝
妥
當
只
欠
主

題
曲
歌
詞
，
當
年
填
詞
人
黃
霑
和
林
振
強
忙
到
飛
起
，
編
導
李
鼎

倫
將
我
困
在
小
房
間
內
，
要
我
嘔
一
首
出
來
。
結
果
我
想
起
了
陸

游
的
︽
臨
安
春
雨
初
霽
︾
：
小
樓
一
夜
聽
春
雨
，
深
巷
明
朝
賣
杏

花
，
我
寫
出
了
第
一
首
作
品
︽
春
雨
彎
刀
︾
。﹂

博
士
笑
言
自
己
是
個
音
樂
白
癡
，
幸
好
中
國
文
字
運
用
純
熟
，

劇
本
寫
多
了
也
明
白
劇
中
人
的
個
性
，
在
歌
詞
中
表
達
出
來
，
他

感
激
老
友
黃
霑
常
常
教
導
填
詞
的
秘
訣
，﹁
記
得
他
看
了
︽
春
雨

彎
刀
︾
那
份
歌
詞
，
第
一
反
應
就
是
：
你
寫
乜
鬼
？
終
於
我
努
力
改
善
，
斷

斷
續
續
地
寫
了
三
百
零
一
首
，
其
中
最
有
印
象
的
非
︽
楚
留
香
︾
莫
屬
，
我

和
霑
哥
合
作
，
編
導
叫
救
命
，
將
我
們
關
在
小
房
裡
，
我
們
一
人
一
句
，
現

想
到
現
填
上
。
我
們
對
這
個
劇
本
很
熟
，
思
路
接
近
，
不
過
那
句
︵
天
生
我

獨
行
，
不
必
相
送
︶
，
就
是
霑
哥
的
手
筆
；
另
外
我
喜
歡
︽
絕
代
雙
驕
︾
，

好
有
氣
勢
，
我
愛
古
龍
的
作
品
，
也
改
編
過
兩
次
…
…﹂

鄧
博
士
在
電
視
台
是
出
了
名
的
高
人
，
聞
說
他
的
秘
書
每
天
為
他
準
備
一

呎
高
的
劇
本
讓
他
參
閱
批
改
，
速
度
驚
人
，﹁
我
不
算
快
，
我
的
外
父
更
神

速
，
很
多
博
士
生
來
到
我
們
的
家
都
說
不
知
道
坐
在
哪
裡
，
因
為
整
間
書
房

滿
目
書
籍
，
我
相
信
他
是
全
看
過
的
，
因
為
書
旁
有
很
多
他
的
筆
記
，
外
父

一
目
十
行
，
否
則
又
怎
能
做
到
這
麼
多
追
求
文
化
的
工
作
呢
？﹂

當
年
鄧
博
士
大
學
畢
業
正
職
任
教
於
私
校
中
學
，
遇
上
了
大
師
的
次
女
，

二
人
對
藝
術
有
共
同
喜
好
，
就
此
互
生
情
愫
！

﹁
大
師
是
大
學
者
卻
非
常
隨
和
，
特
別
留
意
電
視
台
的
新
聞
報
道
，
凡
有

關
發
掘
到
古
代
文
物
的
，
他
都
會
非
常
興
奮
，
追
問
在
哪
裡
發
現
？
可
以
給

他
看
看
嗎
？
大
師
曾
經
在
考
究
一
些
出
土
文
物
後
，
彌
補
了
︽
資
治
通
鑑
︾

某
些
空
白
位
置
！
大
師
關
心
新
聞
時
事
，
香
港
現
實
的
情
況
爭
拗
不
斷
，
他

希
望
各
方
面
都
抱
着
求
真
、
求
是
、
求
正
的
精
神
，
不
要
只
想
着
自
己
的
利

益
，
要
真
心
為
香
港
，
否
則
一
切
天
花
龍
鳳
都
是
假
的
。﹂

大
師
語
重
心
長
，
難
怪
追
隨
者
那
麼
多
。
上
周
末﹁
饒
學
聯
匯﹂
誕
生
，

全
球
廿
二
個
研
究
饒
學
的
機
構
在
香
港
聚
首
一

堂
，
特
首
等
官
員
和
一
百
歲
的
饒
老
都
親
臨
見

證
，
非
常
隆
重
。
現
在
年
輕
人
要
專
注
的
事
情
很

多
，
但
中
國
傳
統
的
事
物
，
並
非
要
離
棄
了
才
可

追
求
新
的
！
希
望
新
一
代
能
夠
在
學
習
中
國
文
化

之
同
時
，
更
了
解
何
為
中
華
民
族
和
家
國
情
懷
！

祝﹁
饒
學
聯
匯﹂
有
如
大
師
一
樣
在
推
廣
國
學
領

域
方
面
長
流
不
息
，
長
春
不
老
！

鄧偉雄與饒宗頤

鄰
居
搭
棚
擴
建
屋
頂
，
早
上
大

貨
車
運
來
鋼
樑
，
吊
上
二
樓
，
街

上
交
通
堵
了
一
陣
，
走
過
的
都
張

望
一
下
。
英
女
皇
如
果
路
過
，
說

不
定
也
投
上
羨
慕
眼
光
，
她
的
白

金
漢
宮
日
久
失
修
，
修
葺
要
花
公
帑
三

億
六
千
九
百
萬
英
鎊
，
要
看
納
稅
人
的

臉
色
。

英
國
皇
室
從
戴
安
娜
之
死
吸
取
了
寶

貴
教
訓
，
非
常
重
視
民
間
反
應
。
白
金

漢
宮
外
表
金
碧
輝
煌
，
裡
面
百
病
叢

生
。
訪
客
不
會
到
的
角
落
，
原
來
電
綫

陳
舊
，
水
管
生
鏽
，
屋
頂
漏
水
，
火
警

水
浸
兩
大
隱
患
，
慘
況
由
電
視
拍
了
下

來
，
觀
眾
看
在
眼
裡
，
同
情
心
油
然
而
生
。
大
小

報
章
報
道
也
很
詳
細
，
英
國
新
聞
皇
室
自
成
欄

目
，
擁
不
擁
護
都
喜
歡
看
皇
室
新
聞
。

白
金
漢
宮
從
一
八
三
七
年
起
就
是
皇
室
官
邸
。

這
座
龐
大
古
建
築
，
共
有
房
間
七
百
七
十
五
間
，

其
中
大
廳
十
九
個
，
皇
室
成
員
及
貴
賓
寢
室
五
十

二
個
，
員
工
卧
房
一
百
八
十
八
個
，
辦
公
室
九
十

二
間
。
工
作
人
員
八
百
人
。

報
道
說
白
金
漢
宮
二
戰
以
來
沒
有
大
裝
修
過
，

要
更
換
的
電
綫
長
一
百
英
里
，
水
管
總
長
十
英

里
，
此
外
鍋
爐
用
了
三
十
三
年
，
也
要
更
新
。

政
府
贊
成
動
用
公
帑
維
修
，
因
為
白
金
漢
宮
像

國
會
大
樓
一
樣
，
是
國
家
建
築
代
表
國
家
形
象
。

在
野
工
黨
影
子
外
相
加
上
一
句
：
如
果
女
皇
願
掏

腰
包
資
助
，
多
多
歡
迎
。
反
對
者
指
出
緊
縮
政
策

下
，
政
府
已
停
止
資
助
建
公
屋
，
每
天
三
千
多
人

露
宿
街
頭
，
皇
室
是
最
富
有
家
庭
，
納
稅
人
沒
有

理
由
倒
貼
。

裝
修
工
程
雖
然
浩
大
，
佔
用
十
間
房
間
的
英
女

皇
不
會
受
影
響
。
暑
假
照
樣
對
外
開
放
，
成
人
收

費
九
鎊
三
十
便
士
。
御
林
軍
每
朝
十
一
時
半
照
樣

換
班
娛
眾
。
另
外
，
特
朗
普
如
明
年
應
邀
國
事
訪

問
，
也
會
下
榻
白
金
漢
宮
。

工
程
需
時
十
年
，
完
工
之
日
，
事
頭
婆
剛
好
是

百
歲
人
瑞
。

日久失修

立
冬
已
過
，
在
深
秋
初
冬
的
日
子
，
天
氣
漸

涼
。
既
然
冬
天
來
了
，
春
天
還
會
遠
嗎
？

左
盼
右
盼
深
港
通
，
終
於
也
來
了
。
本
以
為

兩
地
股
市
的
春
天
到
了
，
可
惜
並
不
。
由
於
世

界
各
地
政
治
及
經
濟
不
穩
定
，
事
件
多
多
，
影

響
到
全
球
各
地
匯
市
、
股
市
及
商
品
市
場
等
風
起

雲
湧
，
投
資
者
也
並
不
好
過
。

幾
經
熱
身
的
深
港
通
終
於
要
啟
動
了
。
事
前
儘

管
兩
地
有
關
當
局
加
緊
催
谷
，
惟
現
實
卻
受
到
當

前
政
經
環
境
的
影
響
，
市
場
反
應
未
能
如
願
熱

烈
。
事
實
上
，
也
因
時
近
歲
晚
，
基
金
大
戶
也
要

作
出
埋
單
總
結
，
也
要
套
現
交
出
成
績
，
所
以
年

頭
及
年
終
就
算
某
些
強
勢
優
質
股
受
到
吹
捧
，
惟

歲
晚
收
爐
，
基
金
大
戶
掌
舵
人
也
要
擇
優
沽
出
此

類
獲
利
股
份
。
故
此
，
市
場
中
有
經
驗
者
勸
導
，

基
本
上
深
港
通
長
遠
而
言
確
是
有
利
於
兩
地
股

市
，
有
利
於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
好
處
多
多
。
而
關

鍵
為
首
者
，
是
提
高
內
地
股
市
及
股
民
的
質
素
，

亦
要
提
升
兩
地
市
場
趨
向
更
成
熟
及
發
達
。
與
其

如
此
，
若
真
心
想
在
深
港
通
啟
動
之
初
入
市
，
不

妨
揀
一
些
久
未
流
通
但
本
質
不
壞
之
股
份
，
相
信

輸
少
贏
多
。

當
然
，
各
師
各
法
亦
可
獲
勝
，
如
果
不
是
走
短

線
，
還
是
擇
優
而
吸
最
穩
陣
。
要
關
注
資
金
流
動

取
向
、
北
水
興
趣
，
所
謂
中
國
大
媽
熟
悉
之
香
港

品
牌
包
括
中
小
企
。
香
港
股
民
順
勢
而
行
，
是
為

之
最
，
環
顧
當
今
世
界
投
資
理
財
之
道
，
必
須
眼
光
廣
闊
遠

大
，
之
為
創
新
，
與
時
俱
進
。
事
實
上
，
東
西
各
地
發
展
與
新

興
的
國
家
市
場
，
儘
管
時
興
提
倡
本
土
守
關
，
但
最
終
只
是
互

為
影
響
。
在
此
波
濤
洶
湧
的
金
融
市
場
，
我
認
為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進
程
應
該
放
慢
，
切
勿
太
急
進
。
其
實
，
總
結
本
年
的
金
融

市
場
，
由
於
美
金
持
續
走
強
，
無
論
歐
元
、
英
鎊
、
加
幣
、
澳

元
以
及
新
興
國
家
的
幣
值
皆
大
受
影
響
而
波
動
。
相
對
而
言
，

人
民
幣
除
因
美
元
走
強
影
響
較
深
之
外
，
對
其
他
一
籃
子
貨
幣

影
響
並
不
大
。
皆
因
人
民
幣
並
不
是
完
全
開
放
國
際
化
的
貨

幣
，
中
國
當
局
有
能
力
也
有
辦
法
控
制
而
不
大
出
亂
子
。
可

惜
，
終
歸
中
國
外
匯
確
也
受
到
影
響
而
漸
縮
減
，
令
人
無
不
擔

心
。
在
此
貨
幣
市
場
及
市
場
基
建
仍
未
成
熟
之
際
，
人
民
幣
邁

向
波
譎
雲
詭
的
貨
幣
國
際
化
，
必
也
危
機
重
重
，
還
是
當
心
慎

重
為
要
。

深港通會帶來春天嗎﹖

本
山
人
由
出
生
至
今
，
最
幸
運
的
是
在
連
串
工
作
中
，
均
有
幸
遇
上

﹁
世
界
上
最
頂
級
的
老
闆﹂
！
而
其
中
頂
級
中
之
特
特
頂
級
老
闆
就
是
李

卓
敏
校
長
！

他
心
胸
廣
闊
，
腦
筋
靈
活
，
對
人
和
藹
可
親
！

校
長
的
一
生
充
滿
傳
奇
，
在
不
同
環
境
中
均
有
過
人
機
智
的
表
現
！

在
這
篇
短
文
中
，
本
山
人
謹
選
擇
兩
宗
小
事
向
各
位
報
道
。

校
長
由
美
國
卜
其
利
加
州
大
學
︵U

C
Berkeley

︶
返
港
，
服
務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他
慣
常
有
一
句
口
頭
禪
：﹁
加
大
卜
其
利
校
園
是
世
界
上
最
好
的

校
園
，
學
生
一
定
是
一
流
的
。﹂

校
長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
即
中
大
正
式
成
立
後
的
一
年
，
便
將M

BA

介
紹
到

香
港
，
將
大
學
站
旁
一
座
教
職
員
宿
舍
改
裝
成
為﹁
嶺
南
工
商
管
理
研
究
中

心﹂
，
開
始
了M

BA

的
課
程
。

本
山
人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加
入
中
大
，
主
理
學
生
事
務
。
有
一
次
邀
請
了
當

時
本
港
美
國
銀
行
的
總
經
理
會
見M

BA

學
生
；
並
由
校
長
親
自
出
席
主
持
晚

餐
，
席
間
校
長
又
說
到﹁
加
大
卜
其
利
的
畢
業
生
是
全
世
界
一
流﹂
的
時

候
，
那
位
總
經
理
馬
上
接
口
說
：﹁
當
然
啦
！
我
也
是
加
大
卜
其
利
的
畢
業

生
！﹂校

長
正
再
度
展
現
他
一
貫
的
豪
爽
笑
容
時
，
那
位
總
經
理
︵
美
國
人
︶
卻

稍
微
露
了
一
點
負
氣
地
說
：﹁
我
也
是
你
的
學
生
，
但
你﹃
肥﹄
咗
我
！﹂

︵Butyou
failed

m
e!

︶

大
家
本
來
是
興
高
采
烈
地
大
笑
之
際
，
頓
時
停
了
下
來
，
甚
至
可
以
形
容

為﹁
立
時
死
靜﹂
！
本
山
人
正
在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之
際
，
校
長
從
豪
邁
笑
容

中
，
一
轉
而
為﹁
好
像
什
麼
事
也
沒
有
發
生
一
般﹂
，﹁
從
容
地﹂
又﹁
正
經
地﹂

說
：﹁
你
們
看
，
卜
其
利
一
個
不
合
格
的
學
生
今
天
也
成
為
香
港
最
重
要
的
外
資
銀
行

的
總
經
理
！﹂
於
是
，
大
家
才
放
心
地
再
開
懷
大
笑
，
那
老
總
亦
很
感
激
地
前
去
擁
抱

校
長
！

另
一
幕
：
一
群
中
大
學
生
會
代
表
要
去
見
校
長
，
本
山
人
當
時
已
非
常
擔
心
，
恐
怕

一
言
不
合
，
拉
隊
離
場
便
是
一
次
大
災
難
！
果
然
，
一
開
口
，
一
位
學
生
代
表
便
說
學

生
有
權
監
管
大
學
一
切
行
政
及
監
督
校
長
的
施
政
！

校
長
一
聽
便
整
塊
面
露
出
紅
筋
，
舉
起
右
手
，
向
書
枱
拍
下
，
但
…
…
拍
下
的
手
掌
速

度
由
快
速
轉
為
緩
慢
，
繼
而
輕
輕
地
在
校
長
辦
公
枱
上
平
放
着
，
並
輕
聲
地
說
：﹁
你
們

要
監
管
校
政
，
我
將
交
給A

A
PC

︵
中
大
行
政
及
管
治
計
劃
委
員
會
︶
討
論
，
但
我
歡
迎

你
們
來
監
察
我
！
只
不
過
，
我
要
忠
告
各
位
，
你
們
必
須
分
為
三
班
或
多
班
小
組
同
學
，

每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都
要
站
在
我
的
身
旁
，
包
括
我
睡
眠
的
時
候
！
因
為
我
只
需
要
一
兩

分
鐘
的
時
間
，
便
可
以
將
我
不
想
給
你
們
知
道
的
校
務
、
考
試
題
目
等
，
以
電
話
通
知

我
的
同
事
了
。
你
們
要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只
需
要
給
我
數
小
時
通
知
便
可
以
了
！﹂

其
實
大
部
分
代
表
都
不
滿
意
那
位
同
學
的
意
見
和
態
度
，
便
馬
上
致
歉
告
退
。
本
山

人
大
開
眼
界
之
餘
，
真
是
佩
服
得
五
體
投
地
！
校
長
沒
有
責
難
本
山
人
，
反
而
再
加
一

句
訓
勉
金
句
：﹁
我
們
千
萬
不
可
，
亦
絕
對
不
能
欺
騙
我
們
的
學
生
！﹂

這
是
本
山
人
服
務
中
大
二
十
多
年
的
終
身
承
諾
、
方
針
和
作
風
。

李卓敏校長的機智

豬頭凍就是以豬頭為原材料，加一些調味品，
經煮爛冷凍，凝結而成的一種色澤透明的固體肉
凍。這種肉凍超市上有賣，但絕大多數使用了食
品膠，以至於用刀切成塊都很費勁。而我小時候
過年吃到的豬頭凍絕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豬頭
凍看似結實，用刀隨便劃拉幾下，就潰不成軍，
七零八落。那是一種柔軟的美食，滋味無可比
擬。
因為豬頭凍需要低溫，它的最佳製作時間是冬
季。物質條件差的年代，它算得上是奢侈品，只
有過年，老百姓才捨得做。
在我看來，豬頭凍就是故鄉年味的隆重代表。
不光因為香，還因為製作豬頭凍是最興師動眾的
了。那麼大一個豬頭，父親從集市上精挑細選，
用草繩拴着提回家，我們兄妹無論如何都圍上去
看上幾眼的。正在上高中的大哥富於聯想，「死
豬不怕開水燙」就是他那時啟蒙我的。哥哥剛說
完這句話，我那個上初中的姐姐，立刻就說哥哥
是老母豬吃瓦碴子——滿嘴是瓷（詞）。哥哥也
不在乎，因為這些歇後語經常被人用，他聽慣不
驚。而上小學三年級的我，頗為爭強好勝，很想
想出一個與豬頭有關的話頭來，證實自己肚子裡
也是有墨水的。
當時，家裡有一本關於歇後語的書，我翻來翻
去，終於查到一句。我先默不作聲，去地窖裡拿
來一棵大葱，扒去多餘的葉子，使之亭亭玉立。
然後，當着哥姐的面，一分為兩段，猛然插進兩
個豬鼻孔裡。母親在一邊嘮叨，說我沒個女孩

樣，淨瞎鼓搗。哥哥突然拍手叫好，說這就是豬
鼻子插大葱——裝象（像）。大家恍然大悟，不
由得都笑了。
然後，父親用剃鬚刀刮豬毛，發現剃鬚刀不給
力，棄之不用。他又用炭夾子去火爐夾來一塊通
紅的火炭燒豬毛。不料，父親手一哆嗦，火炭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滾到了旁邊正在晾曬的布鞋
上，於是「狼煙四起」，一時間，焦豬毛以及布
鞋的糊味瀰漫着整個院子。經過一系列折騰，最
後父親才總結出一個經驗，燒豬毛最好用炭鈎
子。火紅的炭鈎子簡直是黑豬毛的天敵，一經接
觸，迎刃而解，蕩然無存。
豬毛燒掉了，該入鍋了，家裡的大砍刀派上了
用場。這大砍刀可不是削鐵如泥的那種，父親照
着豬頭試探了又試探，突然一刀下去，豬頭裂開
大縫。有了這個大縫，父親咔嚓咔嚓了半天，豬
頭才分成兩半。
母親已經在大八印鍋裡添好了水，等着燒灶。
此時，先不急着下鍋，先把豬腦子、豬眼睛摳出
來，再把豬耳朵、豬舌頭切下來。當年父母愚
昧，不知道豬腦子營養價值高，連同豬眼睛一塊
餵了家裡的豬。很有點「取之於豬，用之於豬」
的況味。家裡養的那頭半大豬吃了自己同類的器
官之後，病歪歪的，不肯進食。母親主張賣掉，
父親主張殺掉，正在他們莫衷一是的時候，那頭
豬大概覺察到了人類對它的不友善，出其不意，
拱開豬欄跑掉了，從此下落不明。
豬耳朵裡有脆骨，混到豬頭凍裡就會影響口

感，只好留着做別的菜餚。豬舌頭是好東西，留
着給弟弟吃，因為弟弟老是流口水。老百姓迷
信，認為吃了豬舌頭就沒事了。弟弟上小學那
年，果然不流口水了。不知道是不是豬舌頭的功
勞？
待「雜牌軍」們物盡其用，這時候，豬頭可以
下鍋了。母親拉着風箱燒灶，可能是風向不對，
屋裡頓時煙霧瀰漫。因為灶台在正房，連着一盤
大土炕。我和弟弟還小，隨父母睡炕頭。其他的
房間不屬於我和弟弟，我們只好守在正房裡。開
始，我們坐在炕沿上看電視，後來，我和弟弟嗆
得受不了，母親才打開窗子，打開門，任憑穿堂
風呼嘯。煙很快沒了，可是屋裡的熱氣也隨風飄
逝。迫不得已，我就鑽進被窩蓋住頭。弟弟乾脆
跑到大街上找小夥伴玩遊戲去了。
燒到肉骨幾乎脫離，再把兩半豬頭撈起來，耐
心剔除所有骨頭。把豬頭肉洗乾淨，瘦肉用手
撕，肥肉太滑，就動刀切。鍋裡換水，重新燒
灶，燒到肉湯黏稠，就可以熄火。舀到大瓦盆
裡，找個最冷的角落放置一晚上，第二天一看，
最上面一層潔白如霜雪，底下的明淨如琥珀。
拿着刀在瓦盆切一塊豬肉凍挑到盤子裡，直接

在盤中橫豎各來上幾刀，即可下筷子。大薑片、
八角、大葱等調料和肥瘦肉們擠在一起，有點喧
賓奪主的意思。其實，此時的肉肉們並非主角。
那些涼絲絲、滑溜溜、晶瑩剔透的肉凍才是主角
哩。如果不是為了這精美的肉凍，乾脆吃豬頭肉
得了，誰會這麼大動干戈呢！
聽母親講過一個關於豬頭凍的笑話，很有趣。
有一家人家裡很窮，平時輕易吃不到肉類。這
不，還差幾天過年了，有親戚送到他家一塊肉
凍，正方形的，不大的一塊。這家主人本想着年
初二那天，閨女和女婿回娘家，好招待女婿。沒

想到，被小兒子看見了這塊肉凍。小兒子饞得不
行，拿刀去片了一小片吃。這下不勻稱了，小兒
子乾脆又在其他幾個表面各片了一片。如此一
來，正方形沒變，雖然體積小了。這一吃，那叫
一個香，饞蟲勾起來了，簡直是百爪撓心，坐臥
不寧，只好故技重演。直到年初二姐姐姐夫進了
門。女主人去拿豬頭凍，只聽她失聲大叫道，咱
家的豬頭凍哪去了，怎麼這裡有一枚「色子」
啊？
呵呵，這是饞兒子切來切去，就剩下一點當

「樣品」了。通過這個故事，可以想像得出豬頭
凍是多麼誘人！
有一年春節期間，家裡的黑白電視演《西遊

記》。豬八戒一出場，我們就被他的招風耳、朝
天鼻給震撼了。這不就是我家的豬頭嗎？那時候
還沒有「賣萌」這個詞，但是我的確賣了一會
萌，裝了一會傻。我問哥哥：「你說豬八戒要是
知道咱們吃他的同類，會不會從電視裡鑽出來報
仇雪恨，用他的耙子在咱們的腦袋上戳九個大窟
窿？」哥哥知道我故意的，不予理睬。母親卻一
本正經地說：「真要報仇，他找殺豬的，也不找
咱們。」
母親的話在理，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記憶猶新。
屈指算來，我離開故鄉二十年多了。常言道，每逢
佳節倍思親，其實也不光思親，也饞故鄉的美味，
尤其是豬頭凍。在濟南家裡，小鍋小灶不方便自己
製作，指望買，決然買不到好吃的。
我買過一次豬頭凍，咬了一口，夠筋道，入口
不化，也不香。從此壞了胃口，專心想着過年。
過年的那幾天，或者回老家，或者有親戚給捎帶
些豬頭凍來，以慰相思之苦。總之，就是不想
買，那些不懂製作流程而肆意摻假的商家，休想
掙到我的錢。

故鄉的豬頭凍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活
了
大
半
輩
子
，
做
公
關
也
幾
十
年
，

業
餘
寫
點
文
章
，
最
近
才
知
道
這
兩
個
行

業
在
紐
約
都
叫glam

our
industries

，
即

充
滿
魅
力
的
迷
人
事
業
，
真
有
點
意
外
。

事
緣
日
前
在
紐
約
跟
舊
同
事
晚
飯
聊

天
。
同
事
是
紐
約
迷
，
十
多
年
前
已
在
彼
地

做
事
買
樓
，
很
享
受
紐
約
的
大
都
會
生
活
。

我
們
認
識
時
大
家
都
是
公
關
人
，
後
來
她
去

美
國
讀
碩
士
，
畢
業
後
在
紐
約
做
品
牌
市
務

工
作
。
那
晚
我
問
，
紐
約
的
餐
廳
侍
應
好
像

都
是
有
色
人
種
，
像
拉
丁
或
亞
裔
，
她
說
白

人
當
侍
應
的
也
有
，
一
是
曼
克
頓
的
高
級
餐

廳
，
多
是
專
業
的
中
年
侍
應
；
另
外
就
是
年

輕
的
白
人
大
學
畢
業
生
，
多
是
戲
劇
、
舞

蹈
、
藝
術
或
其
他
專
科
畢
業
的
，
邊
當
侍
應

邊
等
機
會
。
當
侍
應
時
間
靈
活
，
較
易
請
假

或
不
幹
，
特
別
適
合
這
類﹁
騎
牛
揾
馬﹂
的

年
輕
人
。
這
些
侍
應
也
特
心
不
在
焉
，
因
志
不
在
此
。
之

後
她
頗
感
慨
，
覺
得
紐
約
真
是
人
才
濟
濟
，
全
國
有
意
闖

一
番
事
業
的
出
色
年
輕
人
都
來
這
兒
找
機
會
，
而
紐
約
最

主
要
的
行
業
，
像
金
融
、
法
律
、
廣
告
公
關
、
品
牌
市

務
、
寫
作
、
出
版
和
各
種
藝
術
工
作
，
皆
是
所
謂glam

-
our
industries

，
都
令
人
非
常
神
往
，
問
題
是
怎
樣
入
行

呢
？
尤
其
像
廣
告
公
關
這
類
行
業
，
正
經
寫
信
去
求
職
多

數
沒
用
，
往
往
要
講
際
遇
或
碰
巧
有
熟
人
介
紹
，
像
我
和

這
朋
友
以
前
都
是
無
端
端
入
行
的
，
要
做
上
好
幾
年
才
真

正
知
道
公
關
事
業
是
什
麼
，
也
並
非
等
同events

。
大
家

見
到
講
這
行
業
的
電
視
劇
，
看
看
好
了
，
別
信
以
為
真
。

至
於
所
謂glam

our

，
其
實
背
後
是
有
很
多
勞
碌
的
工
作

和
策
略
部
署
，
跟
其
他
要
用
腦
的
行
業
沒
甚
分
別
。

香
港
常
說
要
學
紐
約
，
我
看
還
是
說
的
多
，
人
才
不

濟
仍
是
個
大
障
礙
。
廿
多
年
前
我
們
幫
商
政
圈
的
客
戶
寫

演
講
稿
，
當
時
已
不
斷
講
香
港
必
須
推
動
知
識
型
經
濟
，

職
位
要
朝
高
增
值
鍊
進
發
云
云
，
到
了
今
天
還
是
只
在

講
。
現
實
是
很
多
大
專
畢
業
生
，
菁
英
那
小
撮
不
計
，
畢

業
後
還
不
是
當
份
文
員
或
推
銷
員
，
而
這
些
已
是
肯
做
的

年
輕
人
。
那
些
找
不
到
工
作
，
或
乾
脆
靠
阿
爸
阿
媽
養
的

就
更
令
人
擔
憂
。
我
們
跟
知
識
型
經
濟
還
是
差
太
遠
，
很

要
反
省
。

魅力行業

文 匯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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